
再回到大厅时，小黑
裙已经不见了，心底有微

微的一丝失落，下意识地

到处找她的身影，走过几

个闲聊的人身边时，隐约

听到他们交谈的片断。

“老万又发骚了，刚才

追着个清纯女学生去了后
园，指不定又想拿钱砸人
家做二奶呢？”“看不出老

万好这一口儿，啥时竟开

始中意清纯女学生了？”

“你又不懂了，这年头找女

人也得讲究品位，现在玩

的就是那份清纯，那叫气

质，那叫文化，那是你家那

位比得了的？”

果不其然，素来以好
色闻名的万老板正在后园

对小黑裙说着什么，小黑
裙似乎精神不振疲乏不

堪，然而态度却很坚决一
再地摇头。老万不死心地

继续进逼，月光下一张油
光发亮的胖脸几乎要杵到

小黑裙的脸上，步步将她

逼到了花丛深处。

“我给你一套花园洋

房，每月十万元的花销，你

做我的女人吧，我保证不

让你吃亏。”老万絮絮叨叨

去拉扯小黑裙的衣袖，我

握着酒杯的手收紧，正想
走上前去，却突然听到一
记响亮的耳光。老万抚脸

怔住，脸色迅速变成了猪

肝红。

小黑裙好烈的性子，老

万已经恼羞成怒，扬手打回
了一记耳光不说，还狠狠地

踢了小黑裙一脚。我赶到

时，她正狼狈不堪地跌到在

地上，头发散乱脸上指痕分

明，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

火，伸手就给了还欲动手的

老万一记耳光。“如果你不

想上明天报纸头条的话，快

给我滚！”老万惧于我的声

威悻悻离去。但我记住你

了，我章亦深一旦记住一个

人的话，他的下场可谓是惨

烈无比。

小黑裙泪眼模糊，哭

得满头是汗，但她连眼角

的余光也没有看我一眼，

独自撑着站起身来，一瘸
一拐地走到了秋千架边，

我这才注意到她只穿了一
只鞋，裸露在外的脚上沾

满了草根尘泥，甚至还有
血迹，样子不是一般地狼

狈。

她把整个身体蜷缩在

椅子之上，像一只受到惊

吓的鸵鸟一样哭得泪哽声

咽，那样地悲怆绝望，仿佛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都倾泻

出来，也无法平息她心中

的所有委屈。

她倔犟隐忍的哭声揪

动着我的心。她大概是病

了，哭得脸颊通红意识不

清，羸弱如一只小猫，我终

于还是走了上去，一把抱

起了她轻盈的身体，轻声

说道：“别怕，我送你回
家。”声音之温柔连我自己

也吃惊。

她只嘟哝了几个数字

就昏睡了过去，应该是个

电话号码吧。到了医院安

排妥定之后，我试着打了

那几个数字，果然一个男

声立刻接起，焦急万分地

问道：“清浅，你在哪里？我

都找了你一晚了？”

听到这个声音就让我

不舒服，尤其是他那句亲
昵的呼唤，嗯，清浅，很好
听的名字。淡淡地说了几

句话，我挂上了电话，然后
很快地拨给了我的秘书，

冷静地吩咐道：“你给我查

一查×大的纪清浅和萧勇
这两个人的资料。”

我的秘书做事向来很
有效率，几乎不到半小时，

关于纪清浅和萧勇的详细
资料就传到了我的手机
中。慢慢地看完，除了震惊

还有浅浅的心痛，我从不

知一个人的经历竟然可以
悲惨曲折至此，而她的毫
不放弃坚强勇敢更是让我

对她充满兴趣。我二十五

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遇
到过这样的女人。我一边

看一边想，心中渐渐有了

决定。

等了3天之后，我突然

接到酆都费所长的电话，询

问老福出发了吗。我有点

蒙，老福不是都走了三天了

吗？

给老福打电话也是关

机。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
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由心

而生。以前和他闲聊的时

候，也听他说起过被仇家追
杀报复的事情。这回不仅是

他的仇家，还多了我们现在

正对付的却摸不到任何头

绪的神秘对手，这次他会不

会……

后面两天里，我们也没

有再出门，就一直在旅馆里

呆着。大多数的时间里，我

都坐立不安，每隔几分钟就
拨一下老福的号码，得到的

回复都是“对不起你拨打的
电话已关机请稍候再拨”。

到最后听到这声音我都想
摔手机了。

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

给林朝晖留了个短信，说我

们有事先走一步，就退了房
和瑞恩直接奔了火车站。

重庆、渝宜高速、长寿、

涪陵、渡江、酆都。

下了船我们直奔派出

所，见了费所长。没有意外，

我仅剩的一点希冀没有成

真，老福真的没有来。

费所长招呼我们进了

办公室坐定之后，我开门见

山地问：“费所长，听说你找

到了一些新的线索，请详
说。”

“嗯。”费所长点了点硕

大的脑袋，就弯腰下去，从
办工桌的柜子里掏出来一
个盒子，然后起步送到了我

手上。他说：“这是我们再次
搜查张顺英家的房子的时

候，从厨房炉灶的那个地洞

里找到的。”

瑞恩也移了移屁股，凑

到了我的身边。我便毫不犹
豫地打开了。

里面赫然摆放着一个

勋章一样的铁质铭牌，安静
地躺在红色绸缎做的垫布

上。勋章的正面，印刻着古

怪的图案：一个两脚向下岔

开的圆规，和一把分脚往上

岔开的角尺交织在一起，构

成一个不规则的菱形形状，

交叉部位的四个角都有探
出，酷似六芒星；而菱形中

间的中空地带，有一个字母
G；而这整个图案，又被两

根似树枝又似稻穗的东西

半包围起来，唯一没有闭合
的顶上方，是一个三角形，

周围太阳光般的发散线，似
乎是在向外散发着无限的

光芒。

端的一看完，我有些迷

糊，这什么东西？紧接着我

就发现瑞恩的脸色有些不
大对劲。他有点吃惊，两眼

紧紧地盯着那个东西，本来

就一直紧蹙着的眉头，这下

就皱得更厉害了，接下来的

表情更为夸张，可以用惊骇
来形容了：两眼瞪圆了盯着
它，嘴巴张成了“O”字形，

都忘记了合上去。

我和费所长有点不知

所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瑞恩会如此惊讶？反
正我以前是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问瑞恩这

是什么东西，瑞恩却始终不

肯开口正面回答我。只是如

呆怔般喃喃自语：“这下没

希望了，没希望了，难道真

的是他们吗？难道我们真的

要半途而废吗？”

他这几句不清不楚的

话，我听着就觉得有点玄
乎，心里也打起了鼓，让这

位大个还大胆的英联邦皇
家警察都望而生畏的，会是

什么人物呢？想到这儿我不
禁有点不寒而栗了。

离开派出所后，我问瑞

恩：“到底怎么回事？”

瑞恩摇了摇头，依旧紧

闭着嘴唇，一言不发。

我脑子里一堆乱麻，毫
无头绪，完全不知道接下来

怎么办，怎么走。

在这个时候，更是加剧
了我对老福的想念，我不禁

又陷入了沉默之中。过了很
久，我才说道：“对了，瑞恩，

今天那个徽章是个什么东

西？你怎么那么大反应，我

看你脸色都变了。”“……”

瑞恩也沉默了一阵子，良久
之后才开口说：“共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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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城城东东门门外外的的修修锁锁人人
□刘永芳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

里，总要多看上几眼。一是因为
从小到大，烟台焖子都是我的最
爱；二是那修锁的师傅，他虽然
长相一般，但与那些散布在市区

各处街巷的修锁人不同。

一缕浓情老滋味

在烟台所城东门外的十字路口，靠

东南面的人行道上，露天并列着两个摊
位。左边是一位大姐，常年在此卖本地
的传统小吃——烟台焖子，生意非常红
火；右边是一位中年男子，支了张桌子
修锁、配钥匙，生意不咸不淡。

在空闲的时候，他会熟练地拉起二

胡，悠扬的琴声给匆匆的路人送来舒缓
和惬意。有时周末，我会和孩子一起来

吃上两盘焖子，边吃焖子边听免费的二

胡演奏。在烟台街的小吃摊上，这样的
场景，这样的情调也是不可多得的。听
卖焖子的大姐说，修锁师傅是莱山区
人，妻子身体不好，靠修锁维持生活。

二胡声声暖心房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早春
的一天。那天天气特别冷，用烟台话说，

干冷干冷的。西北风呼呼地刮，雪花被

风吹成碎片，打着旋地飞舞，白天都滴
水成冰。中午下班后，我穿上厚厚的长

羽绒服，戴上帽子、口罩和手套，“全副
武装”地往家赶，一路上冻得缩着脖子，

耸着肩膀。

快走到焖子摊和修锁摊时，传来了

二胡的声音。听曲调，是我熟悉的《小白
杨》。这么冷的天，戴着手套都不觉得暖

和，谁还能拿出手来在大街上拉二胡？

可能是我条件反射，习惯了以往修锁师

傅的琴声吧？

可赶到近前一看，我却被眼前的一
幕震撼了。只见修锁师傅用木棍作支

架，用透明塑料布围成了一个临时的“小
房子”。正是他，穿着一件草绿的军大衣，

坐在他的“房子”里，前俯后仰地拉着“小
白杨”的曲子，并且摇头晃脑地边拉边起

劲地唱着：“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
得绿叶沙沙响啰喂，太阳照得绿叶闪银
光……来来来来……”琴声和着风声飘向
远方，歌声伴着雪片飞上天空……在那间
简陋不能再简陋的“房子”里，他忘情地一
遍一遍重复地拉着，唱着。

受他的感染，我也情不自禁跟着低
声哼起来，哼着哼着，不知不觉地，我昂
起了头，伸直了腰，寒冷的感觉一扫而

光，脚步也轻盈了许多。

我慢慢地走远，琴声和歌声也渐渐

地听不见了，我却怎么也不能忘怀刚才
的情景。修锁的人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这样的天气，行人都很稀少，更别说顾

客了。他完全可以收摊回家，享受家中

的温暖。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大街上搭

棚挨冻呢？而且，一反往常只拉不唱的
形式，这么投入地又拉又唱，不厌其烦
地重复着这首“小白杨”呢？

我从未和他说话，不可能去问他为

什么会如此刻骨铭心地热爱“小白杨”，

因此不可能得到答案。但是，对我来说，

没有答案的答案已经足够了。他拉的、

唱的应该都是他的心声，这难道不是不
言而喻了么？

记忆中无法忘却

相比唐代诗人柳宗元“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表现出的清高、孤傲，

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幽僻意境，我更
由衷地赞叹眼前这位修锁人的心态和
境界。他就是那棵坚强却不沉重、痛并
快乐着的有灵魂的“小白杨”。在他的哨

所旁，用他的方式，在他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向人们传递着他的快乐和力量。

在我的心中，他之所以能寒而不栗，独

而不孤，微而不弱，贫而不贱，苦而不
怨，因为他是一个有根茎的人，更是一

个能驾驭自己心的“大写”的人。

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在那修锁了，至今

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我都会永远

地记住他——一棵屹立在寒风中的“小白
杨”。我也将永远地记住那一天，2005年3

月11日和那一天的实际温度：最低温零下
5.8℃，最高温零下1.6℃。

招募令
时光流逝，带走春夏秋冬，

带走我们熟悉的人和物，却沉

淀下来记忆的片段，在岁月的

长河中闪闪发光。

有没有某一张照片、一个场

景或一首歌，会让你回忆起某个

已逝的故人，家族中某段特别的

历史，抑或某段特别的经历？

不妨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邮件可发送至 zhu i y i _ q lwb@

126 .com

所城东门外的十字路口，卖焖子的小摊依

然生意红火，曾在摊旁拉二胡的修锁师傅却已

不在了。 杨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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